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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是近乎垂直的峭壁袁 脚下是一
道勉强能站住的窄缝袁 对岸则显得可望
而不可即遥我真的过得去吗钥我在心底问
自己遥

周六袁 我们随张老师与卢作家去观
赏野风草冶遥 野风草冶二字被镌刻在山间的
石壁上袁只有爬山才能到达遥还未真正开
始爬山袁仅仅是行了几段略陡的上坡路袁
我便已有些气喘吁吁遥因从小身体较弱袁
即便是清明时节袁我也很少去爬山祭祖遥
因此袁 这次的采风活动于我而言新奇又
富有挑战遥

山里的空气很清新遥正值清晨袁绿叶
裹着淡淡雾气袁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芳
香遥脚下是零落的竹叶袁不时混杂着宝塔
似的松果袁或淡棕或浅绿的一大片袁铺满
了山路袁踩上去沙沙作响遥

起初袁 我仅仅挑一些干净的石头来
借力袁 同时尽量避免碰到石上的大片青
苔遥走过的山路已渐渐过半袁正当我以为
前面走过的凹凸不平的路段已经足够难

走时袁一道坎横在了我们面前遥
我能过去吗钥相距一米多的对岸袁落

脚点仅是一条不到 10厘米的狭窄石缝袁
连在上面站稳都显得尤为困难遥 下方三
米处是参差的石块袁 仿佛掉下去便会粉
身碎骨袁让人不寒而栗遥眼见身旁的同学
大半都过去了袁在卢作家的鼓励下袁我心
一横院老师敢带我们来这种地方采风袁总

不能让我出事的吧遥 于是我试探性地从
石块上慢慢滑下袁将一只脚踩在窄缝上袁
另一条腿探向对岸袁 两只手死命扒住身
旁的石块遥 身后的卢作家紧紧攥住我的
书包袁对面的朋友也朝我伸出了手遥 野放
手一搏袁先试了再说浴 冶我心里想着袁脚下
猛一发力袁耳侧便有风声传来遥 那一刻袁
世界似乎被调成了静音袁 我仅能听见胸
腔内心脏的狂跳与周遭飞虫掠过耳畔的

振翅声遥 再一睁眼时袁我已抱住了对岸披
着绿衣的树袁 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树皮
的微糙与树藓的绵软袁 心中却是无比安
心遥 这次采风袁不知从何时起袁我已不再
抗拒触碰这类事物遥

野君子之德风袁小人之德草遥 冶历经艰
险袁我们终于得以一睹野风草冶真容遥 有风
拂过袁轻压石壁周围的绿草袁野风草冶二字
更显苍劲有力遥 我不知这野风草冶的作者
是如何克服困难袁 战胜此处的乡绅官员
的袁 但我确信袁 那阵曾拂过他袖间的清
风袁仍会越过片片野草袁徐徐地吹下去遥
那是勇锐正义之风袁亦是不畏艰险之风遥
待回过头再看时袁 那道坎仍是那么

深袁那么险袁可我已然成功遥 杨庄政战胜
了恶势力官员袁在此处刻下野风草冶二字曰
而我战胜了自己袁在此处将野风草冶刻入
心间遥

渊作者为天峨高中 2411班学生冤

跨过那道坎
文 | 王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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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每个南方人都想要去

北方看雪的情结袁 踏上了这片黑
土地遥火车驶出柳州站时袁暮色正
漫过连绵的喀斯特峰丛遥 透过双
层玻璃袁 那些青灰色的石山像被
水墨晕染过袁 峰顶缠着半透明的
云絮袁 山脚下的稻田还留着晚稻
收割后的浅黄茬口袁 偶尔有穿蓝
布衫的农人扛着锄头走过田埂袁
身影在暮色里缩成小小的黑点遥
车窗上凝着细密的水汽袁 用指尖
轻轻一划袁 就能看见铁轨旁的甘
蔗林要要要叶片上还挂着午后的雨

珠袁 风一吹袁 水珠便顺着叶缘滚
落袁在铁轨上砸出细碎的水花遥

心情如黏腻的不舍袁 恰似车
厢内弥漫的螺蛳粉余味遥 邻座的
阿婆用壮语轻声叮嘱孙子多添一

件外套袁 方言里的尾音带着软糯
的暖意袁 让我忆起清晨街头购置
的卷筒粉袁 酸笋的鲜香与花生碎
的酥脆仍在舌尖萦绕遥 火车途经
桂林时袁 漓江在夜色中闪烁着微
光袁渔火宛如散落在水面的星星遥
那一刻袁我忽然发觉袁这趟旅程的
起点袁是被水汽泡软的温柔遥

次日清晨袁我被阳光晃醒袁抬
眼望去袁 窗外的景色已然焕然一
新遥 喀斯特地貌的奇峰不见了踪
影袁野奇特冶与野奇峰冶语义重复袁应
删去野奇特的冶袁展现在眼前的是
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遥微风拂过袁
麦田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袁 泛起
层层波浪曰远处的村庄整齐排列袁
宛如一个个规整的方块袁 红瓦屋
顶在阳光的照耀下袁 闪耀着明亮
的光芒遥

当火车驶过黄河大桥时袁只
见浑浊的河水裹挟着泥沙袁 浩浩
荡荡地向东流去遥 河面上的货轮
仿佛静止的剪影袁 唯有烟囱中冒
出的袅袅青烟袁 在微风中缓缓飘
动遥心情也随之变得豁然开朗袁昨
夜的黏腻之感渐渐消散袁 宛如车
窗上的水汽被阳光蒸发殆尽遥 我
将胳膊肘支在窗沿袁 望着路边的
白杨树列队般向后奔去遥 树叶已
然泛黄袁风一吹袁便有几片飘落袁
打着旋儿飘进铁轨旁的沟渠遥 这
景象让我陡然忘却了离别时的不

舍和怅惘遥
火车刚驶进通化站的站台袁

夜色就像厚重的绒布袁 把整个世
界裹得严实遥 我捏着从家里带来
的短袖袁 胳膊还残留着南方夏夜
湿热的黏腻感 要要要 出发前袁我还
在夜市里啃着冰镇芒果袁 晚风里
满是糖水的甜香袁怎么也想不到袁
同样是七月袁跨过三千公里袁竟会
撞上这样一场 野冷冶遥 车门开启的

瞬间袁 寒气没给我半分缓冲的机
会袁野呼冶 地涌进车厢袁 像突然泼
来一盆冰水遥这冷太奇怪了袁没有
南方梅雨季的湿冷缠人袁 是干干
脆脆的凉袁 顺着衣领往骨头缝里
钻袁 裸露的小臂瞬间起了一层细
密的鸡皮疙瘩袁 连哈出的气都成
了淡淡的白雾遥 我赶紧把短袖往
身上裹袁手指触到布料时袁才发现
自己的手已经凉得发僵袁 心里满
是震撼院 原来夏季也能有这样的
冷袁 完全推翻了我二十多年对
野夏天冶 的所有认知遥

缩着脖子往出站口走袁 水泥
站台的凉透过鞋底往上渗袁 连脚
步都变得有些发沉遥 还没走到车
站口袁 远远就看见一片晃动的红
光 要要要 不是南方车站暖黄的路

灯袁是一束束从车后透出的红灯袁
在黑夜里亮得扎眼袁 像撒在夜色
里的火星子遥紧接着袁一阵喧闹声
顺着风飘过来袁打破了夜的宁静袁
不是南方出站口细碎的交谈声袁
是带着北方口音的吆喝袁 粗粝又
响亮院野哎浴 去哪儿啊钥 冶野上车呗浴
车里暖和浴 冶 越走近袁 声音越清
晰袁 红光也越亮遥 直到站在车站
口袁 才看清那红光来自一排出租
车的尾灯袁司机们穿着短袖袁凑在
灯影里来回走动袁 吆喝声此起彼
伏袁像一场突然开演的戏遥我站在
原地袁攥紧了背包带袁心里 野咯
噔冶 一下袁莫名地慌了 要要要 在南

方袁出站时总是慢悠悠的袁路灯昏
黄袁大家轻声说着话袁哪有这样满
是红光尧满是吆喝的场景钥这突如
其来的热闹袁配上刺骨的凉袁让我
彻底懵了袁连呼吸都慢了半拍袁只
觉得眼前的一切袁 和我想象中的
出站画面袁差了十万八千里遥

刚在通化安顿好袁 我就拉着
妈妈和弟弟去街上逛遥 路边的店
铺挂着东北风格的招牌袁 橱窗里
摆着厚实的外套袁明明是七月袁却
有人穿着长袖袁风一吹过袁还带着
几分凉意 要要要 这和家乡满街的

短袖尧 空气中飘着的水果甜香截
然不同遥 可我却下意识地盯着路
边的绿植看袁 试图从叶片的纹路
里找到家乡榕树的影子袁 嘴里还
喃喃自语院野你看这树袁 和咱们那
儿的也差不多嘛浴 冶

野前面那家卖粉的袁说不定味
道和老友粉也差不多遥 冶

我刻意忽略街头东北口音的

吆喝袁忽略空气里干冷的气息袁一
门心思要让自己认同 野这里就是
家乡冶遥 可走着走着袁妈妈指着路
边的烤冷面摊说院野咱们那儿可没
有这个袁冶 弟弟吵着要喝冻梨汁袁

我才猛然回过神 要要要 那些刻意

的自我说服袁 不过是对家乡的眷
恋在作祟遥 原来从踏上通化土地
的那一刻起袁 我就一直在寻找家
乡的影子袁 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归
属感袁早已深深烙在心里袁不是一
句 野这里是家乡冶 就能轻易掩盖
我的思乡情怀的遥
开学那天袁 报完名后妈妈和

弟弟陪着我逛校园遥 校门口到宿
舍的路比想象中长得多袁 校园大
得像一座小城池袁 路边的白杨树
直挺挺地立着袁 树叶在风里沙沙
作响遥 起初我还兴奋地指着教学
楼跟妈妈说院野这楼好漂亮冶袁拉着
弟弟看操场边的篮球场袁 可走着
走着袁脚步却莫名沉重起来袁像灌
了铅似的袁 连说话的力气都少了
几分遥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

上袁形成斑驳的光影袁可我却没心
思欣赏遥 妈妈还在一旁叮嘱院野在
学校要好好照顾自己遥 冶弟弟蹦蹦
跳跳地说着院野姐袁 下次我来跟你
一起打球遥 冶我嘴上应着袁心里却
像压了块石头遥 我不明白这份沉
重从何而来袁 是因为校园太大显
得陌生袁 还是因为知道妈妈和弟
弟很快就要离开钥 直到走到宿舍袁
看着妈妈帮我整理行李的身影袁
我才隐约察觉袁这份沉重袁或许是
离别前的预兆遥 我原本想送妈妈
和弟弟到校门口袁 路上妈妈絮絮
叨叨说着要照顾好自己袁 多穿衣
服袁努力学习袁可我一点也听不进
去遥 到了学校的校医室门口袁我就
挥手说院野我就送到这里了冶袁急忙
转过头遥 原以为自己足够坚强袁然
而眼眶的灼热与泪水的执拗袁都
在诉说着不舍遥 匆匆作别后袁我只
敢在她们走远之后袁 回头凝望她
们离去的背影遥
我想起之前在通化街上袁还

劝慰自己 野这里就是家乡冶袁那不
过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我欺骗遥 可
此刻袁 对家乡的归属感和思乡之
情袁像黄河水一样汹涌而来袁带着
泥沙的浑浊袁 声势浩大得让人无
法阻挡遥
直至如今袁 我依旧会凝视着

那轮明月袁月仍是家乡月袁人却是
他乡人遥 曾经朝气蓬勃的少年袁听
倦了独属于夏天的夜间蝉鸣交响

曲袁却读懂了那句 野为何我的眼里
常含眼泪袁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
得深沉冶 字里行间的乡愁遥

渊作者为叶漫步曳第十六届成员冤

乡愁，在路上
文 | 罗班勤

旅
采 风

今天袁我们满怀期待地踏上了 野采
风冶 之旅遥 由于昨晚刚下过雨袁天色显得
有些阴沉遥 起初袁狭窄的山路还算平缓袁
可越往上走袁道路越发崎岖 要要要 有些路

段甚至称不上是路袁只是被杂草掩盖尧凹
凸不平的小道袁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遥
遇到陡峭处袁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袁在湿
滑的岩石间仔细寻找着力点袁 同伴们相
互提醒尧彼此鼓劲袁不时伸手拉一把遥 在
这段艰难的攀登中袁 团队的力量显得尤
为珍贵遥

行至距山顶尚有一段距离时袁 我们
抵达了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遥 当看到岩
石上镌刻的 野风草冶 二字袁所有人都不禁
驻足 要要要 这两个大字笔力遒劲遥凝视着
石刻袁再环顾四周壮丽的山景袁我内心感
慨万千院 那历经岁月打磨的字迹依旧清
晰袁仿佛一位沉默的老者袁静静见证着时
光的流转遥 而我们袁在这短暂的驻足中袁
竟与这古老的石刻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心

灵交汇遥
稍作休整后袁我们继续向顶峰进发遥

前方的路径愈发模糊袁 在密林中骤然岔
开数条小径袁陡坡处深不见底袁稍有不慎
便可能失足滑落遥 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犹
豫与恐惧袁脚步也不由自主地放慢遥但在
老师的鼓励与带领下袁 我们深吸一口气
给自己打气袁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遥
借着彼此的搀扶与拖拽袁 一行人最终全
部安全登顶遥坐在山顶的平地上袁大家热
烈地分享着此行的感受院 有人说院野以前
爬的都是开发好的景区袁 第一次体验这
种野山攀爬袁 虽然惊险但特别有成就

感遥 冶有人感慨院野这一路的艰难让我真正
懂得了耶坚持爷二字的分量遥 冶

下山时我们选择了另一座山峰的路

线遥常言道 野上山容易下山难冶袁陡峭湿滑
的斜坡让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袁 但此时的
我们已多了份从容与默契遥 大家侧着身
子缓缓下行袁时而借助树干缓冲袁时而相
互提醒落脚点袁终于平安抵达山脚遥

趟 野采风冶 之旅虽充满艰辛袁却让我
们收获了比风景更珍贵的感悟遥 它不仅
让我们领略了大自然的雄奇壮美袁 更教
会我们如何在困境中携手前行遥 当夕阳
西下时袁回望云雾缭绕的山峦袁野风草冶 二
字仿佛化作了一种精神印记袁 深深镌刻
在每个人的心中 要要要 那是对勇气的礼

赞袁更是对成长的见证遥

渊作者为天峨高中 2417班学生冤

漫行风草山
文 | 岑思思

野行之苟有恒袁久久自芬芳冶出自东汉崔瑗的叶座右铭曳袁该文是中国历史上首部以野座右铭冶命
名的传世佳作遥 全文仅百字袁但以工整的对称句式凝练出为人处世的智慧袁其中的野行之苟有恒袁
久久自芬芳冶一句袁更是道破成事之要袁强调做事若能坚守初心尧持之以恒袁终会收获美好成果遥

野行之苟有恒冶的前提是志向的明确与坚定袁志向坚定的前提是内心能够摒除杂念尧保持专
注袁野行之苟有恒冶强调行动的坚守与韧性遥 野久久自芬芳冶是恒久行动之后袁生命的沉淀与境界的
开拓袁这是一种由内而外袁厚积薄发的生命状态遥 渊摘选自叶学习报曳公众号袁作者姜家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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